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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臻

相
信
所
有
愛
香
港
的
溫
和
派
市
民
對
非
法
霸
佔

路
面
的
那
群
刁
民
都
十
分
厭
惡
，
對
香
港
警
隊
都

十
分
尊
敬
和
同
情
，
如
果
是
警
察
家
屬
相
信
更
加

痛
恨
那
些
刻
意
挑
釁
警
察
的
刁
民
，
及
那
些
替
刁

民
申
辯
，
投
訴
警
察
用
過
分
武
力
的
無
良
議
員

﹁
政
棍﹂
兼﹁
狀
棍﹂
，
甚
至
詛
咒
他
們
會
有
報

應
。近

期
都
聽
到
有
人
問
，
真
是
很
奇
怪
香
港
的
法
律

為
何
變
成
保
護
公
然
犯
法
、
明
知
故
犯
的
刁
民
？
為

何
歪
理
變
真
理
，
如
此
黑
白
顛
倒
是
非
不
分
？
犯
法

者
理
直
氣
壯﹁
哄﹂
警
察
，
執
法
者
在
極
度
混
亂
中

為
了
執
法
用
上
一
點
武
力
就
被
投
訴
，﹁
政
棍﹂
、

新
聞
界
組
織
急
急
出
來
斥
責
，
處
處
加
重
警
察
執
法

負
擔
，
干
擾
正
處
於
高
壓
下
的
警
察
的
情
緒
，
若
他

們
都
為
自
保
，
任
非
法
集
結
者
為
所
欲
為
，
又
是
否

大
眾
想
見
？
難
道
大
家
想
見
到
香
港
法
治
不
張
？
自

我
毀
滅
？

犯
錯
者
當
然
也
有
權
申
訴
，
只
是
他
們
指
控
警
方

過
度
武
力
、
不
禮
貌
對
待
；
那
他
們
粗
口
辱
罵
、
撞

傷
警
察
，
大
家
就
可
以
當
看
不
到
、
聽
不
見
？
看
不

到
？
那
些
混
亂
場
面
可
以
不
用
武
力
就
拘
捕
到
人
？

非
法﹁
佔
旺﹂
的
人
會
聽
勸
告
嗎
？
聲
稱
去﹁
購

物﹂
身
上
搜
出
打
火
機
、
白
電
油
及
鎅
刀
，
實
非
善

男
信
女
。
看
看
目
前
被
捕
者
的
身
份
就
明
了
，
都
是

專
業
搞
社
運
的
分
子
，
否
則
都
不
會
公
然
違
反
法
庭

禁
制
令
留
在
旺
角
搞
事
。

想
問
一
句
甚
麼
獨
立
監
察
警
方
處
理
投
訴
委
員

會
、
人
權
組
織
、
新
聞
界
組
織
的
人
士
，
面
對
這
種

人
如
何
才
是
你
們
心
中
的
恰
當
武
力
？
請
實
地
落
場

示
範
一
下
吧
。

有
人
非
法
集
結
、
阻
街
，
挑
釁
衝
擊
警
察
，
警
方

已
經
有
執
法
權
，
不
用
等
法
庭
頒
令
。
大
狀
黨
議
員
竟
指
警
方
只

可
按
禁
制
令
範
圍
清
場
，
無
權
清
超
出
禁
制
令
範
圍
的
地
方
，
身

為
律
師
有
如
此
思
維
，
水
準
低
得
可
憐
。
就
是
他
們
呢
班
滿
口
歪

理
的
人
為
年
輕
人
洗
腦
，
搞
到
社
會
上
歪
理
滿
天
飛
，
人
人
學
鑽

法
律
空
子
。
明
明
想
衝
擊
警
方
防
線
企
圖
重
佔
馬
路
，
卻
以
集
體

購
物
，
過
馬
路
、
跌
散
錢
執
錢
、
綁
鞋
帶
、
等
巴
士
等
蠱
惑
招
，

嚇
到
巴
士﹁
飛
站﹂
，
商
舖
拉
閘
，
關
門
不
做
生
意
都
要
被
人
呼

喝
開
門
！
明
明
是﹁
佔
領
分
子﹂
受
訪
時
卻
扮
路
過
市
民
，
這
根

本
是
爛
仔
所
為
，
卻
竟
是
沾
沾
自
喜
。
對
住
這
班
人
仍
要
百
般
忍

讓
，
可
想
像
到
警
察
的
心
情
之
激
憤
。

你
們
滿
口
國
際
標
準
，
那
請
睇
睇
美
國
給
警
察
自
保
的
權
力
多

大
？
希
望
獨
立
監
察
警
方
處
理
投
訴
委
員
會
的
你
們
有
智
慧
去
分

辨
對
錯
，
不
要
將
一
個
標
準
放
在
不
同
狀
態
下
量
度
警
察
，
警
察

在
正
常
情
況
處
理
案
件
用
的
方
法
和
手
段
，
和
非
常
時
期
用
的
方

法
和
手
段
應
該
有
別
。

作
為
納
稅
人
真
是
很
不
想
交
稅
！
辛
苦
賺
的
血
汗
錢
要
分
出
來

養
這
種
社
工
、
議
員
和
學
生
，
幫
故
意
犯
法
的
專
業
示
威
者
同
政

府
打
官
司
？
這
絕
對
是
許
多
人
的
心
聲
！

講
到
記
者
投
訴
，
讓
人
奇
怪
的
是
次
次
大
型
示
威
活
動
若
出
現
被

捕
的
都
是
毒
蘋
果
的
記
者
。﹁
套
餐
式﹂
攻
擊
手
法
對
付
不
喜
歡
的

人
是
毒
蘋
果
常
用
伎
倆
，
也
是
他
們
的
強
項
。
首
先
派
人
故
意
挑

釁
製
造
事
件
，
然
後
做
大
事
件
，
再
起
人
全
家
底
，
發
動
輿
論
攻
擊

抹
黑
人
，
嚇
唬
人
，
最
終
達
到
中
傷
你
的
目
的
。
相
信
曾
被
對
付
的

受
害
者
、
政
商
名
人
及
藝
人
，
甚
至
電
視
台
深
有
體
會
。

其
實
記
者
冒
險
置
身
前
線
採
訪
就
預
了
有
一
定
的
危
險
性
，
靠

自
己
執
生
，
警
察
點
可
以
處
處
保
護
你
安
全
，
有
沒
有
聽
過
西
方

記
者
採
訪
暴
亂
場
面
、
戰
爭
場
面
時
要
求
受
保
護
呢
？
就
算
受

傷
、
死
亡
，
也
沒
有
可
能
埋
怨
軍
隊
不
保
護
他
們
。
香
港
記
協
經

常
問
警
方
如
何
保
障
他
們
採
訪
安
全
，
真
是
笑
死
西
方
記
者
。
在

那
種
高
危
環
境
，
警
方
顧
不
得
那
麼
多
吧
，
做
到
不
阻
礙
你
採
訪

已
經
是
很
合
理
的
做
法
。

為何還要保護故意犯法者？

但
凡
有
過
幾
年
酒
齡
的
人
，
都
知
道
酒
分
三

品
：
甘
霖
、
瓊
漿
、
醪
糟
。

與
之
對
應
，
飲
者
也
分
三
格
：
酒
仙
、
酒

徒
、
酒
鬼
。

但
凡
喝
酒
者
，
大
都
不
願
自
認
為
酒
鬼
，
除

非
此
人
自
信
爆
棚
。

杜
甫
很
謙
虛
，
一
首﹁
李
白
一
斗
詩
百
篇
，
長
安

市
上
酒
家
眠﹂
，
讓
李
白
坐
上
酒
國
頭
把
交
椅
，
自

唐
代
至
今
，
無
人
敢
有
異
議
。
驕
狂
如
酈
食
其
，
在

劉
邦
面
前
自
不
敢
稱
仙
，
只
是
自
號﹁
高
陽
酒

徒﹂
。
至
於
終
日
酩
酊
大
醉
的
黑
旋
風
李
逵
，
也
只

是
承
認﹁
老
子
今
日
多
飲
兩
碗
，
無
甚
鳥
事﹂
。
就

是
迴
避﹁
酒
鬼﹂
二
字
。

可
見
，
做
酒
鬼
是
件
不
大
光
彩
的
事
情
。
所
有
人

都
躲
着
，
自
古
已
然
。

不
過
在
我
看
來
，
在
飲
者
三
格
中
，
酒
鬼
最
有
魅

力
。首

先
，
做﹁
酒
仙﹂
太
累
。
除
了
具
備
海
量
之

外
，
更
得
在
事
業
上
獨
步
天
下
。
還
要
背
着﹁
詩
百

篇﹂
的
沉
重
壓
力
，
李
白
喝
酒
，
似
乎
更
像
是
一
種

創
作
手
段
。
好
比
巴
爾
扎
克
寫
小
說
必
喝
咖
啡
，
至

於
酒
和
咖
啡
的
味
道
，
老
李
老
巴
都
不
太
留
意
了
。

而
且
成
仙
以
後
，
再
想
下
來
更
不
易
。
所
以
每
喝
酒
，
必
端

着
，
喝
死
了
架
子
也
不
能
倒
。

其
次
，
做﹁
酒
徒﹂
也
不
容
易
。
因
為﹁
酒
徒﹂
與﹁
酒

鬼﹂
的
最
大
區
別
在
於
飲
酒
不
醉
。
起
碼
環
境
得
在
酒
肆
之

內
，
今
日
則
需
置
身
酒
吧
，
點
像
模
像
樣
的
下
酒
菜
，
白
酒
則

雞
鴨
內
臟
，
啤
酒
則
牛
扒
八
爪
魚
，
聽
着
似
是
而
非
的
音
樂
。

除
了
重
視﹁
在
哪
喝
？﹂
還
得
考
慮﹁
跟
誰
喝
？﹂
假
如
是
跟

章
子
怡
喝
，
肯
定
感
覺
又
不
同
。
而
且
幾
瓶
下
肚
，
仍
然
探
討

人
生
，
妙
語
連
珠
，
不
見
醉
意
。

只
有
做﹁
酒
鬼﹂
才
沒
有
這
一
切
負
擔
，
最
為
隨
意
。
既
無

須
事
業
有
成
，
又
無
須
環
境
優
雅
，
更
無
須
考
慮
旁
人
，
有
酒

即
可
。
既
不
要
考
慮
喝
酒
的
意
義
，
又
不
要
考
慮
喝
酒
的
目

的
，
更
不
要
考
慮
喝
酒
的
後
果
，
能
喝
半
斤
決
不
喝
四
両
。
喝

得
痛
快
，
暈
得
痛
快
，
想
說
什
麼
說
什
麼
，
全
無
遮
攔
。

對
他
們
而
言
，
喝
的
時
候
，
酒
就
是
酒
，
沒
下
酒
菜
也
無
關

大
局
。
醉
的
時
候
，
酒
就
是
一
切
，
江
山
美
人
均
不
在
話
下
。

終
於
在
腦
子
裡
搜
出
了
一
個
敢
於
稱
自
己
是﹁
酒
鬼﹂
的

人
，
他
就
是
前
無
古
人
後
無
來
者
的
古
龍
。
古
龍
好
酒
，
江
湖

盡
知
，
自
稱
酒
鬼
加
色
鬼
，
也
坦
率
得
驚
人
。
他
不
但
自
己
豪

飲
，
而
且
小
說
中
的
主
角
也
無
一
例
外
是
酒
場
翹
楚
。
小
李
飛

刀
李
尋
歡
，
時
時
摸
出
個
永
遠
也
喝
不
乾
的
小
酒
壺
，
帶
着
一

絲
高
貴
的
孤
獨
在
某
個
角
落
裡
自
飲
；
浪
子
陸
小
鳳
的
獨
門
秘

技
更
不
得
了
，
是
躺
着
吸
酒
，
這
門
功
夫
獨
步
天
下
；
至
於
那

個
沒
有
嗅
覺
的
楚
留
香
，
卻
獨
愛
美
酒
，
我
猜
想
楚
留
香
愛
的

也
許
不
是
酒
香
，
而
是
喝
酒
的
氛
圍
，
是
和
朋
友
一
起
喝
酒
的

快
樂
。
在
他
們
的
身
上
，
都
能
看
到
古
龍
的
影
子
。

其
實
喝
酒
喝
成
酒
鬼
也
是
一
種
境
界
，
無
境
界
的
境
界
。
對

於
酒
鬼
而
言
，
喝
酒
只
有
兩
種
喝
法
：
一
種
寂
寞
，
一
種
熱

鬧
。
但
無
論
是
獨
酌
無
相
親
的
寂
寞
，
還
是
呼
朋
喚
友
的
熱

鬧
，
只
要
那
杯
液
體
澆
下
去
，
寂
寞
逐
漸
模
糊
，
熱
鬧
倒
是
加

倍
。
只
不
過
醒
轉
來
，
除
了
頭
疼
，
一
切
照
舊
。

酒
鬼
的
天
空
，
永
遠
是
無
色
的
，
或
者
說
與
酒
同
色
。
喝
白

酒
，
天
空
是
純
白
；
喝
啤
酒
，
天
空
是
金
黃
；
喝
葡
萄
酒
，
天

空
是
釅
紅
。
酒
鬼
的
天
空
，
是
最
汪
洋
恣
肆
的
天
空
。

所
以
，
我
喜
歡
酒
鬼
，
為
我
至
今
仍
做
不
成﹁
酒
鬼﹂
而
遺

憾
。

酒鬼的天空

人
的
一
生
，
是
個
不
斷
學
習
成
長
的
過
程
，
在
這
過

程
中
，
我
們
會
遇
到
各
種
各
樣
的
挑
戰
，
每
走
一
步
路

或
每
作
一
個
決
定
，
不
能
說
都
是
正
確
的
，
甚
至
當
年

以
為
是
正
確
的
，
到
了
後
來
，
真
相
浮
出
或
認
識
加

深
，
發
現
自
己
的
無
知
和
一
時
錯
念
，
給
別
人
造
成
永

久
的
傷
害
，
難
免
自
責
和
後
悔
。

如
果
還
來
得
及
，
最
佳
的
方
法
當
然
是
設
法
補
救
、
賠

償
，
然
而
，
很
多
事
情
往
往
是
沒
有
補
償
機
會
的
，
於
是
，

有
人
選
擇
了
懺
悔
，
高
倉
健
就
是
一
例
。
懺
悔
無
法
代
替
補

償
，
但
至
少
說
明
，
這
個
人
願
意
面
對
現
實
，
願
意
為
自
己

的
疏
忽
、
輕
率
乃
至
衝
動
而
承
擔
責
任
。
那
不
是
一
、
兩
天

或
一
、
兩
年
在
口
頭
上
說
說
，
而
是
下
半
生
的
行
動
。

高
倉
健
對
妻
子
的
懺
悔
就
是
這
樣
，
他
選
擇
了
孤
獨
，
不

再
婚
娶
，
而
且
，
他
借
用
電
影
中
的
角
色
表
達
了
他
的
懺

悔
。
雖
然
他
的
懺
悔
是
個
人
行
為
，
但
這
樣
的
懺
悔
精
神
卻

值
得
提
倡
，
不
但
可
以
淨
化
自
己
心
靈
，
也
有
助
提
醒
他

人
，
促
進
反
省
。

我
想
起
中
國
導
演
陳
凱
歌
。
他
在
旅
美
期
間
，
曾
寫
過
︽
少
年
凱

歌
︾
一
書
，
以
細
膩
的
筆
觸
記
錄
自
己
的
成
長
，
並
為
自
己
的
紅
衛
兵
行

為
道
歉
和
懺
悔
。
他
說
，
當
年
出
於
無
知
和
狂
熱
，
十
四
歲
的
他
不
但
隨

波
逐
流
地
參
加
了
各
種
文
攻
武
鬥
，
更
批
鬥
自
己
的
父
親
，
甚
至
在
眾
目

睽
睽
之
下
用
手
推
父
親
，
以
示
跟﹁
歷
史
反
革
命﹂
劃
清
界
線
…
…

二
十
多
年
後
在
紐
約
，
回
首
輕
狂
歲
月
時
，
他
這
樣
自
問
：
當
一
個

孩
子
當
眾
把
自
己
和
父
親
一
點
一
點
撕
破
，
聽
到
的
仍
然
是
笑
聲
，
這

是
一
群
甚
麼
樣
的
人
民
呢
？
他
說
，
在
文
革
中
，﹁
我
加
入
了
人
群
，

卻
失
去
了
父
親
…
…
我
吃
過
苦
；
我
看
別
人
吃
苦
；
我
也
曾
使
別
人
吃

苦
。
︱
︱
我
是
群
氓
中
一
分
子
。﹂

再
過
十
年
後
，
凱
歌
回
到
了
中
國
，
拍
了
部
電
影
︽
荊
軻
刺
秦

王
︾
，
透
過
荊
軻
這
個
角
色
和
刺
王
這
個
舉
動
，
去
闡
釋﹁
懺
悔
精

神﹂
的
重
要
性
；
他
說
，
荊
軻
在
經
歷
了
大
半
生
的
殺
手
生
涯
後
，
突

然
醒
悟
到
過
去
所
做
都
是
錯
的
，
決
定
捨
身
起
義
，
以
刺
王
這
個
行
動

來
完
成
自
己
的
懺
悔
。

不
過
，
到
了
文
明
的
今
日
，
懺
悔
不
一
定
要
捨
棄
性
命
，
卻
可
以
通

過
幫
助
他
人
、
造
福
社
會
的
行
動
來
實
現
。
畢
竟
，
一
個
人
懂
得
懺

悔
，
說
明
還
有
能
力
和
良
知
，
本
身
就
是
一
種
幸
福
。

懺悔精神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居
住
在
人
口
擠
迫
，
空
氣
污
染
，
家
居
普
遍
狹

窄
的
香
港
人
，
竟
然
壽
命
最
長
，
太
異
數
了
。

令
人
驚
異
在
壽
星
中
，
不
少
還
是
糖
尿
高
血
壓

帶
病
延
年
的
長
期
病
患
者
，
也
不
一
定
懂
得
什
麼

飲
食
健
康
之
道
，
雖
然
其
中
有
人
吃
不
盡
廣
告
中

吹
噓
的﹁
神
仙
妙
藥﹂
，
餐
桌
滿
佈
營
養
珍
品
，
非

有
機
名
菜
不
下
箸
；
可
是
卻
更
多
基
層
老
人
家
，
平

日
為
求
方
便
，
還
是
光
顧
汁
多
肉
肥
甚
至
來
歷
不
明

的
經
濟
盒
飯
；
甚
至
到
了
下
午
茶
時
間
，
無
懼
膽
固

醇
上
升
，
手
捧
卡
路
里
超
標
的
雪
糕
嗒
到
津
津
有

味
，
老
天
還
是
一
視
同
仁
，
不
管
什
麼
階
層
，
依
然

分
配
相
等
壽
數
。

說
生
死
有
命
也
不
盡
然
，
有
個
長
輩
批
命
，
據
說

相
士
十
分
靈
驗
，
批
過
她
幾
個
同
齡
同
輩
，
都
在
指

定
歲
數
走
了
，
相
書
說
她
可
以
活
到
七
十
，
可
是
她

早
就
跨
過
八
十
，
上
星
期
兒
孫
還
為
她
慶
祝
九
十
大

壽
。問

到
長
壽
秘
訣
，
壽
星
只
淡
然
一
句
作
答
：﹁
什

麼
都
吃
罷
。﹂
她
的
兒
孫
在
旁
解
說
，
老
太
婆
最
愛

鹹
魚
肉
片
／
燉
元
蹄
／
普
洱
茶
…
…
…
壽
星
才
補
充

一
句
：﹁
隔
夜
茶
我
都
飲
！﹂
答
案
也
算
驚
人
。

其
實
老
太
婆
有
個﹁
強
項﹂
，
就
是
一
天
到
晚
愛

說
話
，
不
是
教
訓
兒
孫
，
就
是
說
她
自
己
的
童
年
往

事
，
也
許
因
為
天
天
說
，
舊
事
重
溫
，
深
入
記
憶
，
一
把
年
紀
，

很
多
比
她
年
輕
一
輩
的
都
腦
退
化
了
，
她
還
是
腦
筋
如
常
靈
活
，

她
幾
個
平
日
不
愛
說
話
的
兄
弟
姊
妹
，
早
已
遠
她
而
去
，
也
就
不

由
相
信
氣
管
舌
頭
的
運
動
可
能
也
是
壽
徵
，
港
人
長
壽
，
是
不
是

也
因
為
喜
歡
不
停
說
話
有
關
？
外
來
遊
客
常
說
忍
受
不
住
公
共
場

合
中
本
地
人
的
高
頻
率
噪
音
，
誰
知
道
說
不
定
這
正
是
港
人
畸
形

的
養
生
之
道
，
發
洩
過
口
腔
之
慾
，
就
什
麼
空
氣
污
染
，
問
題
油

／
激
素
毒
肉
類
都
能
免
疫
…
…
用
不
着
有
機
食
物
養
生
，
依
然
穩

居
全
球
長
壽
首
位
。

不
過
話
說
回
頭
，
看
到
捧
着
大
包
小
包
藥
物
從
公
立
醫
院
出
來

的
老
人
家
，
便
相
信
港
人
長
壽
，
日
益
改
善
的
醫
療
服
務
也
功
不

可
沒
。 何以港人最長壽？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日
本
關
西
賞
楓
持
續
接
近
十
年
，
京
都

呆
久
了
，
近
年
總
愛
往
周
邊
轉
，
既
避
過

強
國
超
豪
遊
客
，
也
想
一
睹
本
地
人
的
絕

密
珍
藏
！

年
初
發
現
了
京
都
府
北
部
的
農
鄉
美

山
，
今
秋
終
償
了
洛
東
毘
沙
門
堂
的
楓
紅
；
意

猶
未
盡
，
滋
賀
琵
琶
湖
畔
的
木ノ
本
，
一
個
淳

樸
古
風
小
鎮
，
就
有
兩
座
保
存
完
好
的
古

寺
︱
︱
雞
足
寺
和
石
道
寺
，
在
秋
紅
季
節
吸
引

不
少
本
地
遊
人
。

雞
足
寺
是
位
於
滋
賀
縣
長
浜
市
的
真
言
宗
豐

山
派
的
寺
院
，
為
當
地
賞
楓
名
所
之
一
，
楓
紅

時
期
的
參
拜
小
道
，
猶
如
一
條
紅
色
地
毯
。

雞
足
寺
是
一
個
非
常
靜
謐
的
寺
廟
，
內
有
木

造
七
佛
藥
師
立
像
，
為
滋
賀
縣
指
定
文
化
財
，

園
內
有
樹
齡
達
三
百
年
的
百
日
紅
大
樹
，
非
常

壯
觀
。
這
裡
的
楓
葉
有
紅
色
跟
黃
色
的
品
種
，

紅
葉
相
當
紅
，
甚
至
比
京
都
的
紅
葉
還
紅
彤
！

從
雞
足
寺
的
入
口
處
往
岔
路
走
，
徒
步
十
分

鐘
穿
過
農
田
，
就
會
走
到
石
道
寺
。
農
田
旁
的

小
路
上
，
佈
滿﹁
無
人
販
売﹂
的
攤
檔
，
擺
放

各
式
農
作
物
，
蘿
蔔
、
辣
椒
、
青
瓜
、
草

藥
…
…
，
標
示
一
百
日
圓
一
盆
或
一
束
，
只
見

那
些
日
本
本
土
遊
人
一
邊
挑
貨
，
一
邊
將
貨
款
投
入
小
錢

罐
中
，
怎
不
叫
人
動
容
！

石
道
寺
是
位
於
己
高
山
腳
的
一
所
真
言
宗
佛
寺
，
廟
內

供
奉
着
一
尊
平
安
時
代
的
木
造
十
一
面
觀
世
音
像
，
是
國

家
指
定
重
要
文
化
財
產
。
石
道
寺
的
前
庭
及
後
山
都
遍
植

楓
樹
，
古
寺
就
被
包
圍
在
彤
彤
的
紅
葉
海
裡
！

雞
足
寺
和
石
道
寺
所
在
的
木ノ
本
小
鎮
，
位
處
坐
擁
日

本
第
一
大
湖
︱
︱
琵
琶
湖
的
滋
賀
縣
，
它
連
接
着
北
陸
、

東
海
、
畿
內
，
是
東
西
南
北
往
來
的
交
通
要
道
。
琵
琶

湖
的
面
積
佔
了
滋
賀
縣
的
六
分
之
一
，
湖
岸
線
約
二
百
三

十
五
公
里
。
如
果
問
滋
賀
人
他
們
是
屬
於
關
西
還
是
關

東
，
那
還
真
是
個
難
題
呢
！

琵琶湖畔的楓紅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那時，囡囡媽媽時常把囡囡交給我，是以為我
會讀書，要我給她好的影響。然而囡囡滿眼蕩着
委屈與哀求的清波，我就徹底隨波逐流了。
我一直沒有想明白這件事，囡囡可以把數學算
式程序背下來、寫出來，可她依然說她不會做。
我鼓勵她，說你懂的。她堅持，我不懂。我說你
怎麼能夠把算式一步不差地寫出來了？她說她背
下來的。我說那麼你以後學文科，背歷史、地理
什麼的，肯定特棒。她說她不喜歡。有時候她直
接要求我，阿姨，你幫我做出來吧，我抄到作業
本上去。望着她如此「厭學」，我只好跟着她一
起「犯罪」了。
囡囡媽媽有時候打起她來，我都發抖。她的眼
淚撲簌簌地往下掉，像是屋簷的雨滴，濺起心底
灰暗的氣息。她爸爸倒是有一份清醒的理智，曾
經說過，她沒用的，讀不好書的。然而並不是說
她爸爸不愛她，才吃好晚飯，就問她，明天吃什
麼？她很會「點菜」，說要白煮豬蹄，蘸醬油
的。第二天，她爸爸端出煮得白糯的豬蹄，蘸蘸
放了蒜末的醬油，色香味俱全又入口即化，她吃
得津津有味。她被爸爸「餵養」得又白又胖，大
人們看着都很喜歡，有時候她爸爸克制不住，伸
手捏捏她的胳膊，說，這麼結實。她晃晃身體，
嗔怪又撒嬌地說，不要煩。
囡囡讀書是媽媽在費力地管教，爸爸完全撒
手。有一次囡囡媽媽對我抱怨，她爸爸一點不管
她。我只是忍住心裡的想法沒有說出來，她爸爸
也許是對的。他已經盡責給她快樂的童年了，她

只是學不好學校要求她學的東西而已。
我們的教育，不知道什麼時候被敷衍為「應試
教育」了，一刀切，每個孩子都以這個教育方式
來衡量。如果不適應，就要被「拋棄」。這種
「優勝劣汰」的選擇，殘酷。
我小時候讀書，十分輕鬆，大約只是呆的緣

故。老師說，把這本書背下來，我就背下來了，
毫無牴觸，也絲毫不思考有用沒有。讀到一定的
時候，需要天賦的加持才可以繼續往上走了，才
停止下來。那時候，為了回家可以瘋玩，我經常
利用課間十分鐘休息時間做家庭作業。做作業也
非常專心致志，胳膊壓過了同桌男孩和我畫定的
三八線，渾然不知。他推推我的手，第一次，我
收回去了。第二次，我不耐煩，也收回去了。第
三次，我伸手挖在了他的臉上，我們打起來了。
我至今依然記得我雙手抓住他的臉不敢鬆開，擔
心他打回來。那種驚怖好像是生死決戰。我們被
叫到了辦公室，老師問我為什麼打人？我不會說
話，只會哭。同桌男孩編造謊言，老師相信了
他，批評了我。等回家告訴媽媽，媽媽又去和老
師解釋，老師才又表揚我用功，又再批評我動手
打人。唔，我被批評了兩次。
現在的孩子其實不好教的，思維和我們以前不

同了。表哥的孩子毛毛最近功課下滑，表哥痛心
疾首地呵斥他，說着說着，顯然在跑題，居然說
到「我不是要你成就什麼偉大的事業，我只想要
你做一個快樂的人。」毛毛居然能夠在他父親苦
口婆心之際慢條斯理地回答，「我一直都很快

樂！」換做我們那個時
代，豈敢！吃了豹子膽
了。
大約孩子們從小接觸網

絡，具有了多元化的互聯
網思維，學習到的新知識比大人們還多，比如如
何給予孩子一個快樂的童年。若是大人知識滯
後，那麼孩子們就消極牴觸大人，積極而直接地
實踐「快樂」。這不過是自學成才、自我教育而
已。可應試教育是一項「全民皆兵」的「任
務」，沒有一份國家承認的成績單，如何面對這
個社會呢。我的小外甥是外婆一把手帶大的，他
的小心眼只有外婆可以看懂，也只有外婆可以防
範得住。換做是他父母和外公，他都可以如願地
欺騙他們逃避功課。外婆對他也是寬容的，她只
有一個簡單的想法，孩子在成長期需要睡眠，睡
眠不好的孩子長不好，連皮膚都會粗糙不堪。所
以在平時，他拖沓着做不完作業，也就聽之任之
了，夜間十點必須上床睡覺。至於老師會罵，
「罵一下就罵一下吧」，她這麼說。有着外婆作
為後盾的小外甥，被老師罵了，大約也不以為然
吧。可在重要的考試時期，外婆就嚴厲了，撿起
中國自古以來「棍棒出孝子」的訓誡，把小外甥
狠狠收拾一頓，他立即考個第一名。這古訓被外
婆修改成了「棍棒出成績」。
同修心悅的女兒希希也不喜歡做作業。一回同
去寺院參加開光聖典，心悅停好車，要希希把書
包放到車廂裡，免得被人偷了。希希回答，誰會
偷書包呢，書包裡只有作業，難道還有人搶着做
作業嗎？——這聽起來，有一種令人心疼的「推
己及人」，她的價值觀被引導到「作業」這裡，
取捨和大人全然不同。偷錢包的人可能是愛上了
錢包，而不是錢，就好像買櫝還珠。兒童思維有

着不一樣的視野，和成年人大相徑庭，也顯得背
道而馳。大人可以遠見到十幾年以後的「價
值」，把她現在的快樂建立在獲得一份優秀的學
業上，然而並不是此刻弱小的她願意接受的。可
她沒有任何話語權，也不被大人們聆聽。她一篇
描寫花草的作業，被老師畫了紅色的大圓圈，批
語為「描述太多」。可在我看來，描述得美好而
準確。難道小學作文也有標準答案？應試教育的
弊病之一，就是總為學子們提供標準答案。數學
當然有標準答案的，一加一等於二，這是鐵板釘
釘的事實。作文，首先是一種情感的抒發，標準
答案是不必的吧。孩子只可能寫她看得到的東
西，這應該不是大人可以提供標準答案的。
希希牴觸寫作業，她爸爸也不耐煩了，說她，
「剃盡三千煩惱絲，從此不用做作業。」希希媽
媽趕緊說，「誰說出家人沒有作業的？作業更多
好不好？大卷大卷的經書，都要背下來的啊。」

我們的「應試教育」

百
家
廊

陳

莉

我
在
台
灣
讀
完
大
學
後
，
第
一
份
工
作

是
在
一
家
出
版
公
司
當
編
輯
，
那
時
出
版

公
司
正
準
備
把
當
時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長
吳

大
猷
先
生
的
著
作
︽
理
論
物
理
︾
出
版
，

所
以
我
偶
而
會
帶
着
校
對
稿
去
拜
訪
吳
先

生
。
有
一
回
，
吳
先
生
請
我
去
吃
西
餐
。

我
從
前
在
香
港
讀
中
學
時
，
生
活
在
調
景

嶺
，
窮
得
很
，
西
餐
從
未
吃
過
，
讀
大
學
時

也
是
個
窮
學
生
，
吃
的
都
是
普
通
的
客
飯
。

所
以
，
那
是
我
第
一
次
吃
西
餐
，
點
什
麼
都

不
會
，
更
別
說
西
餐
禮
儀
了
。
記
得
當
時
還

被
吳
先
生
教
訓
了
一
頓
，
最
記
得
的
是
他
說

吃
西
餐
喝
湯
時
，
不
得
發
出
任
何
聲
響
。

這
幾
年
，
在
韓
劇
風
潮
下
，
韓
食
也
成
為

流
行
。
不
過
，
韓
國
吃
的
文
化
相
信
不
知
者

甚
多
。
比
如
我
在
韓
國
餐
館
用
餐
，
吃
飯
時
一
定
把
碗
端

起
來
吃
，
因
為
小
時
候
就
被
長
輩
罵
過
，
說
連
碗
也
不
拿

起
來
，
太
懶
了
。
但
是
後
來
有
研
究
韓
國
的
飲
食
文
化
的

人
對
我
說
，
知
不
知
道
，
韓
國
人
吃
飯
端
起
來
吃
的
只
有

一
種
人
，
那
是
什
麼
人
？
我
當
然
不
知
道
，
他
就
說
是
乞

丐
。
自
此
之
後
，
到
韓
國
餐
廳
吃
飯
，
我
都
一
手
輕
按
着

碗
，
一
手
用
湯
匙
來
吃
了
。

不
了
解
該
國
的
飲
食
文
化
，
犯
上
的
錯
誤
就
會
如
我
這

般
。
還
有
就
是
我
和
家
人
去
一
家
韓
國
人
開
的
店
吃
韓
式

燒
烤
時
，
吃
到
的
材
料
和
我
們
以
前
吃
的
很
不
一
樣
，
比

如
點
了
牛
肋
骨
，
以
前
吃
到
的
，
都
是
經
過
醃
漬
非
常
入

味
的
，
但
那
次
吃
的
卻
是
完
全
未
經
醃
製
，
一
點
醃
後
的

味
道
也
沒
有
。
我
不
得
不
好
奇
地
問
夥
計
，
是
不
是
搞
錯

了
。
結
果
答
案
是
我
搞
錯
了
，
那
才
是
真
正
地
道
的
韓
國

地
方
風
味
。
看
來
我
以
前
吃
的
，
是
經
過
香
港
口
味
而
調

製
的
。

所
以
，
入
鄉
隨
俗
，
如
果
不
了
解
該
國
的
飲
食
文
化
，

就
像
我
一
樣
，
連
在
香
港
也
做
了
個
大
鄉
里
，
鬧
了
笑
話

而
不
自
知
了
。

吃得有文化
隨想
國
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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